陪女兒生產記
朱娉興

我受過醫護訓練，自己也生產過，後來也長期從事醫護工作。女兒更瑩的懷孕待產，生產過程，還是難釋內心的緊張。

二○○三年五月二十日凌晨四點鐘，女兒把我從睡夢中叫醒，告訴我她的陣痛間隔已經是五分鐘一次了，我趕緊起來換上衣服，和女婿銓宏拿著女兒住醫院所需要的用物，坐上計程車到醫院去，女兒要臨盆了。
猶記在醫學院念書時，在產科學及產科護理學的課堂上，老師很慎重的告訴我們：「一個女人在生產的過程中是從死裡打滾過來的」。因此身為醫護人員的我們，在產房工作面對著正在生產的產婦時，沒有不以認真謹慎的態度，來幫產婦度過艱辛的生產過程，使每一位產婦都能順順利利平安地產下嬰兒。
我的產房經驗雖然是僅在實習時期，那是在民國五十年代，當時政府尚未實施家庭計畫，因此產房每天都有不少的產婦生產，兩個月的實習期間，得到了豐富的經驗。從課業上已經得到了知識，清楚的知道產婦在每一個生產過程，她們所要忍受的痛苦，是逐漸地增加，一次比一次厲害，我們都能很理智的教導產婦如何正確的使用力量，請她們放輕鬆，使痛苦減到最輕，也使生產過程按正常速度發展，順利地生下嬰兒。
當我自己在懷第一胎時，我卻不能忍受生產的痛苦。那時軍眷醫院還在廣州街，旁邊就是中華路的火車道，幫我接生的醫師是學長，我們很熟識，他看我痛苦的呻吟，深怕我受不了痛苦，就幫我打止痛針，以減輕我的痛苦，但是當我打過止痛針以後，即不能控制地叫的更利害，雖然想要控制自己，不要大聲叫喊，那是很丟臉的，卻不由自主的大聲叫著。外面的火車來來往往不知道過了有幾個班次，我一邊聽到火車經過時車輪轉動和汽笛的聲音，一邊又想到遠在印尼的母親，她老人家並不知道此刻我正躺在產檯臨產，這時才體會到母親當年生我的時候，原來是這麼的痛苦，如今我離開母親那麼遙遠，不能侍奉她老人家，實在慚愧。總而言之我在生產過程中心裡是多麼的複雜，腦海裡想著很多的事情，根本忘記我是正在生小孩，醫生護士一直在教我怎樣用力，而我完全無法配合，不知道要如何去做，心裡還想到原本我是可以指導產婦生產的醫護人員，而現在反要別人在教導我，還難以順應，真是懊惱，一會兒聽到醫師叫護士去推真空吸引器，折騰了半天終於把小孩生下來了，還聽到醫師說「女兒，女兒」。小孩哇哇大哭，聲音很宏亮，護士把她抱過來給我看，只看到小孩嘴巴張那麼大，看不清楚長得像誰。 

二十多年後，女兒懷孕了，她選了一家醫院按時做產前檢查，醫院裡設有準媽媽教室，按照懷孕的日程，教授一些懷孕婦女所需要的知識、注意事項，以及如何去做，以期使每位孕婦能夠在整個懷孕期間，和生產過程順利平安。使我輕鬆不少，亦使我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。可是當女兒懷孕五個月時得過感冒，又不敢吃藥，一直到生產時斷斷續續時好時壞，沒有完全病好。時間一月月的過去，肚子一天天的大起來，走起路來好辛苦的樣子，顯得很笨重。女兒的工作是坐辦公桌的，而且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，所以我一直想叫她多運動，但是當我看到她好不容易才有時間休息時，卻不忍心叫她去運動，日子就這樣過去，直到那一天小寶貝要來到人間。
前一天的十九日早上女兒起來後，她告訴我見紅了，但是還未感覺有陣痛。這種情形我知道可能要到第二天才會生，叫她請假，好好準備生產住院所需的用物，洗澡洗頭。中午開始有陣痛，十分鐘到二十分鐘一次，我告訴她如果到了間隔五分鐘就有一次陣痛時，就要送她到醫院。果真不出所料，第二天的凌晨，她的陣痛間隔已經是密集到五分鐘了，所以我們就帶她到醫院生產。
從急診室就直接送到產房的待產室。女兒接受了產前的例行灌腸後，就躺在推床上，護士給她打上點滴，由於子宮收縮的進展並不理想，因此醫師就叮囑護士在點滴中加上催生劑。我以為打了針以後子宮收縮就會預期的發展，可能上午十點鐘就會生了，但是並不如此，子宮收縮並不理想，四個小時過去了，子宮口也一直停留在三四個手指之間，醫師和護士來來回回地教她正確的用力，調整呼吸等等，但還是沒有進展，女兒痛的哭起來，我好不忍心，卻心裡有數，不太擔心，在旁邊握住她的手給她打氣，一面教她用力。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過去，進展的速度很慢，過了十點，子宮口還是開四指，醫師幫她做人工的擴張，還是不理想。這時來了一群實習的護生，輕聲細語的問長問短，做一些護理工作，還問我緊不緊張？我告訴她們一點都不緊張，因為我知道在所有的過程，女兒必然會受到的痛苦，她們聽到後覺得好奇怪，女兒告訴她們我也是護士，以前是在三軍總醫院上班，她們馬上回過頭來問我是做那一科，是不是當護理長等等-----？我大略的講了一些。此時我並沒有心情談這些，只關心女兒受不了這樣的痛苦。十二點多了，還是沒什麼進展，醫師把點滴的速度調快一些，然後說他去吃飯，吃過飯後再設法接生。我們也胡亂的吃一些，心裡期待著能順利的進展，希望下午兩點可以生下來，隔床的產婦已經換了好幾個，比她後來的也已經生了，不能再拖下去，不然就要剖腹生產了。
下午近兩點時醫師過來檢查，子宮口才開五指，不再擴大，仍無法順產，應開七指（七公分），才利於生產。於是院方就和我們商量，照這個進度來講再過兩個小時也還不會生，是否考慮做帝王切開術（剖腹生產）？我聽了二話不說，立刻同意剖腹生產，於是護理人員忙著做一切動手術前的準備，女婿簽上手術同意書，一會兒工夫護士過來把女兒推去開刀房，我們跟在後面，到了手術室她們把女兒推進去，我們在外面等候，我一面盯著電視螢幕上所顯示出來的接受手術過程，一面想不知什麼時候手術可以完成？想著想著忽然聽到有人正在廣播女兒的名字，叫家屬到櫃檯的窗口前，還聽到有嬰兒的哭聲，知道手術已經完成了，立刻和女婿到窗口，看到一位護士手裡抱著一個哭聲很大的娃娃，知道那是我的外孫女（產前檢查時就已知道是女孩），一看嬰兒那麼小臉上好多皺摺，卻有一雙好大的眼睛，護士告訴我們嬰兒體重是二九六五公克，我脫口說：「那麼小三千公克都不到，還那麼難生。」然後護士就把她送到嬰兒房去。我們還在等女兒麻醉清醒後送回病房。
我一直在照顧這個外孫女琍安，看著她一天天的長大，經過每個生長過程，如今已一歲九個月大了，體重也已增到十一公斤了，牙牙學語中，很可愛也很調皮。






